




一、家世溯源

曹雪芹，名霑，号雪芹，又号芹溪。《诗经

清

小雅

舜典》：“夙夜惟

信南山》有一

句话：“既霑既足，生我百谷。”雪芹的“名”，大约来源于此，是雨水

淋漓浸润的意思。这在农本经济、靠天吃饭的中国，是一个意味深

长的祈愿。关于雪芹的字，同时的人张宜泉说他“字梦阮”。“阮”，

即以蔑视礼教、率情任性著称的魏晋名士阮籍。“梦阮”表达了曹

雪芹薄名利、鄙流俗、重性情的人生品格追求。但是，按照中国文

人取字的习惯，字是成年时由长辈所拟定的，而且与名有意义上的

联系。例如雪芹的祖父曹寅字子清，即取自《尚书

寅，直哉惟清。”雪芹的字，也应该同他的名有意义上的关联。这样

看来，“梦阮”只可能是别号，不会是他的字。曹雪芹另有一个“芹

圃”的称呼，或许是他的字。

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曹雪芹生活在中国历史

，。公 元

朝。这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其创建过程充

满了血与火的残酷经历。被清朝奉为太祖的努尔哈赤（姓爱新觉

罗）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后建立的金国是清朝政权的原型。他的儿

子皇太极在位期间，改国号为“清”，并把由女真各部统一而成的民

族共同体正式命名为“满 年，清军入关，击败农民

革命军；入关前已继承皇位的福临（顺治帝），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扶

战，直到康熙二十二年（

持下，于北京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清朝又进行四十年血腥征

）台湾与大陆重归一体，清朝才完成统

一全国的大业。此后，有九十年时间，是历史上所谓的“康雍乾盛

世”。再后，清朝就滑向下坡，日渐衰落了。这是清朝历史的大略。

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同这个王朝的历史，有很深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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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分派在多尔衮家里当包

曾有人说，曹雪芹是曹操的后人。这可能是文人们的夸饰之

词，不能信以为真。康熙年间修的《上元县志》和未刊稿本《江宁府

志》，又记载曹雪芹的曾祖父为“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宋枢密武惠

王，即宋朝的开国名将曹彬。地方志的记载应该有所依据，但这样

遥远的事情，方志纂修者未必查考确实。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曹

雪芹及其上辈声称他们是曹彬后裔的文字。“宋枢密武惠王裔也”

云云，恐怕也只是“相传”而已。我们现今所能确切知道的曹雪芹

的最远的祖宗，是著籍于东北辽阳的曹世选（一作锡远）。

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是曹雪芹的高祖。曹家在满洲皇室包

衣中发迹，是从曹振彦开始的。现今保存在辽阳市的建于后金天

聪四年（ 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分组排列喇嘛门

徒、僧众及为建塔捐资做功德的官员、教官的名单，其中有曹振彦

的名字，排在“教官”行列内。

，曹振彦《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八又记载，天聪八年（

在墨尔根戴青贝勒（聪明王）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旗

鼓牛录”是由包衣中的汉人编成的牛录。曹振彦在多尔衮属下任

旗鼓牛录章京，就是充当多尔衮的家臣，为多尔衮管理汉姓包衣。

从这个隶属关系来看，曹振彦父子应

衣。

，清军入关，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享有皇亲的顺治元年（

尊荣和权力。曹振彦跟随主子入关，到了北京。顺治七年，山西南

部如火如荼的反清武装刚刚被镇压下去，既有汉人身份又是满洲

皇室包衣的曹振彦，被派往平阳府吉州（今吉县）任知州。两年后，

又升任晋北大同府（一度改为阳和府）知府。大同府在此之前发生

过震动华北的总兵姜瓖的叛乱，曾遭到清军的屠城。不言而喻，曹

振彦去任职的地方，正是社会动荡、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地

方，也是清朝政府特别关注的地方。这可见曹振彦所任角色的重

要性，也可见他在清朝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位置。再过三年，曹振



，曹寅

彦又被派往江南，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这是关系国库收入

和民生的要职，又是著名的肥缺，更非一般汉族官僚所能想望。

曹振彦长子曹玺、次子曹尔正，均在内务府供职。曹玺做过顺

治皇帝的侍卫，其妻孙氏是康熙皇帝小时的保姆。满人家庭里，有

尊重保姆、乳母的习俗。孙氏做康熙皇帝小时的保姆，这又加深了

曹家与皇室的关系，尤其是与康熙皇帝有了特别的关系。

曹玺作为皇帝的家奴，在江宁织造任上，除了本职事务外，还

要为皇上搜括山珍海味、文玩古董；特别是要充当皇帝的耳目，向

皇帝报告吏治民情方面的情况。曹玺在江宁织造署，一直供职到

康熙二十三年（ ）病死于任所。曹玺死后五个月，康熙皇帝南

巡至江宁，亲自到织造署抚慰曹玺家属，并遣内大臣祭奠。

曹玺为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有二子：曹寅、曹宣。曹寅字子

清，别号荔轩、楝亭，是康熙年间很有影响的人物。曹寅早年担任

过皇帝侍卫（供职銮仪卫）、本旗旗鼓佐领（正白旗内务府第五参领

第三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

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衔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

织造。曹玺死后接任江宁织造官的是桑格。时隔八年，曹寅回到

父亲任职二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署，继承了父业。

福彭日后袭封多罗平郡王，担任过清廷和八旗内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之后，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的兼衔，曹

寅俨然成了朝廷大员。曹寅有两个女儿，都是王妃（正室），皆为康

熙皇帝所指婚。长女嫁多罗平郡王讷尔苏，此人是和硕礼烈亲王

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的六世孙，真正的天潢贵胄。曹寅长女婚

后生有四子，长子

的要职。曹寅一家本是皇室的家奴，如今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安排

下，与皇室结成了姻亲，这无疑大大提高了身份和社会地位。曹寅

五十五岁时，染病扬州，由感冒风寒转为疟疾。康熙皇帝闻讯后，

特命快马驰送宫中用的外来药品金鸡挐（奎宁）至扬州。康熙皇帝

限令九日到达，而药未送到，曹寅已死。



也有家奴，也有庄地、房产。据《楝亭文钞

曹颙、曹頫是曹雪芹的父辈。从曹世选、曹振彦以来的这个曹

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庭。作为包衣，在主子面前，犹如曹寅父

子奏折中常常自称的，是“犬马”、“蝼蚁”、“下贱”。他们是皇帝的

奴仆，没有人身自主的权利。但是，自曹振彦以来，他们家的许多

人都有官职（曹振彦作过地方官，其他多为内务府官职），他们自己

东皋草堂记》，曹家由清

廷圈占分配的土地在宝坻（今属天津市）之西。曹頫初任织造时向

康熙皇帝报告的家产有“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

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

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雍正年间抄家时，清查

曹頫房屋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

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这就是说，他们又是拥有巨大财

富的主子。特别是他们作为皇帝宠信的家奴、家臣，事事可以“通

天”，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和老百姓眼里，他们“为天子亲臣”、“近

臣”，“位望通显”，炙手可热。这真是个既卑贱又显贵的家族！从

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曹雪芹，便也形成了他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品

格和精神世界。

曹雪芹出身的这个特殊家庭，还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们

是包衣，但是，是有学问、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包衣。

曹寅和弟弟曹宣在曹玺的江宁织造署读书的时候，曹玺周围

常有一些著名文士来往，他们给了曹寅兄弟以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如著名学者周亮工（号栎园），据曹寅记叙，“与先司空（指曹玺）交

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

著名诗人马銮（字伯和），曹寅的诗也说“忆昔提携童稚年，追欢多

在小池边”。曹寅“束发（古代为成童的代称）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

者，称神童，颇为名人学士所器重。康熙十八年，曹寅二十二岁时，

编成第一本诗集《荔轩草》。不几年，又有诗集《舟中吟》、词集《西

农词》。曹寅从青年时代直到垂暮之年，诗是他“不可须臾离者”的



创作活动。他去世之前，将自己平生所作的诗加以选择，编成《楝

亭诗钞》八卷。他去世以后，门人又将他刊落的诗以及留下的词、

文编成《楝亭诗别集》、《楝亭词钞》、《楝亭词钞别集》、《楝亭文钞》，

附刻于《楝亭诗钞》之后。清代著名诗人顾景星、朱彝尊、毛际可、

姜宸英，对曹寅的诗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

集》收曹寅诗二首，并在《岁暮远为客》一首写下评语：“起手十字写

尽辞家之苦，可与《别赋》并读。”评价亦颇高。在繁盛的清代诗坛

上，曹寅的诗无疑有一定的地位。

曹寅的文学成就在曹家是比较高的。除曹寅以外，曹宣（改名

荃，字子猷）也能诗，并善画，曾担任过康熙南巡图监画。当时有人

把他们兄弟二人比作曹丕、曹植。再下一辈的曹颙，康熙皇帝说他

“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曹頫，也被目为“好古

嗜学”、“多才”。曹雪芹的上世，真可以说是世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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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道败落

为时数十年之久的“全曹雪芹降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已过

世”的人了。他盛”时期，在他的心目中，他自己已是一个“生于末

家的命运，自然也有“下坡路”，不过这个下坡路却不是一个缓坡，

而是特别陡峭的险坡。康熙五十一年秋天，李煦紧张地料理完了

曹寅突然病故的意外事件，五十三年冬底（或次年正月初）就又料

理曹颙病故的更为意外的事件，他奉了康熙之命，携带了新过继的

直是

孩子曹頫奔赴江宁，收拾残局，勉维门户，那不仅仅是“萧疏”了，简

十分凄凉悲惨。一个孩子，哪里会做什么织造监督，不过是长

辈至亲李煦、故父的门生旧吏、得力的年老家人，一起帮助来维持

这里里外外的种种事务。至于雪芹，幼年虽然也是“公子”“哥儿”，

锦衣玉貌，但他所处的环境，已经不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肠肥脑

满、骄奢放纵的“小衙内”了。

曹家的全盛，是完全和康熙一朝相为终始的。从康熙二年

起，他家祖孙三辈四人，在江南做织造官共历六十年之久，

曹雪芹也就是生实际等于世代落户在南京（今江苏南京市），

在南京的。

这六十年，以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为首，以他的祖父曹寅为中心

人物，在江南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曹家经历了他们的

“繁华”而又“风雅”的生活。不过，他们是康熙帝（玄烨）的私人家

奴，他们的命运紧密地和康熙帝个人的一切联在一起。只要康熙

坐在统治宝座上，他们就得其所哉；康熙一死，就有“树倒猢狲散”

之势；而康熙生前所制造的一些事因，也就给他家栽种下了莫大的

祸根。



康熙是清朝十个皇帝中比较最好的一个，历史家对他有较高

的评价，在历史上讲，他起了一些作用，对内统一全国，对外反击侵

略，六十年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力富足，有应该加以肯定的地

方。但他包庇亲信，纵容贪污，给官场上助长了一种坏风气；他又

以视察治水为因，开始了他一生六次南巡的弊政（以致他的孙子乾

隆也要学他，照样来了六次！），劳民伤财，不可胜言；以上两者，又

密切关联、交互因果，于是吏治民生，皆大受其害，其影响之深巨，

可以说和清朝的中衰有直接关系，实不容低估、忽视。这是一。其

次，他虽说是“一生福大”，可却是“老运不佳”，晚年因为“皇太子”

（胤礽）情况不妙，立而废，废而立，伤透了脑筋，再加上诸位“皇子”

（他的皇子特多，达二三十个）分朋树党、争权谋位，

等不得他“晏驾”、要行刺于“父皇”，吓得他夜里不敢睡，几乎气

这事情，也是对清朝皇室兴衰颇有关系的一点。但是此

刻我们并不是要讲这个，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两件事

就正是致曹家于败亡、使曹雪芹饱尝“特殊经历”的直接原

有的竟然

死！

南巡和夺

位

因。

实际是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曾在小说里借“赵嬷嬷”的话来暗指他祖父

曹寅时代的“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其实，这话并不

够精确，曹寅和他内兄李煦（他们两家一切都相同、共同，简直是一

家人），是在南京、扬州、苏州三地每处共同“接驾”四次

等于别人一处的（例如杭州的）十二次！那种“银钱滥用如泥沙”

“别讲银子成了土泥”“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接驾”，一次已经

不得了，十二次，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于是曹、李姻亲两

家，在职任公款上，陷入了惊人的亏空债累中，永远没法补清。只

不过康熙明知其情，曲意破格，竭力照顾“保全”，事情算是暂时没

有发作。

得全胜，

诸位皇子明争暗斗的结果，皇四子胤禛以阴险暴逆的手段获

将他老子谋害了，自己登上宝位，是为雍正帝。紧接



寅此时

手足弟兄

着是一场激烈凶恶的争斗和残害开始了：雍正将他的头号死敌们

都治死了、幽囚了，并且穷治党羽，芟刈殆尽。

同时，雍正对他老子作下的孽、给“奴才”们拉下的亏空、筑下的债

台，也概不认账，要彻底清结。

糟糕极了的是：曹、李两家不但都是大“亏空家”，而且又都和

雍正的死敌发生过往来的关系。于是，他们虽然只不过是包衣奴

隶，雍正也绝不肯轻易地放过他们。

雍正上来，先就是查亏空。李煦所亏织造库帑金四十五万两，

令罢官，以家产抵十五万两，两淮盐商代完三十余万两，得清。曹

早已前卒，独子曹颙曾继任江宁织造，也不久病故，奉康熙

之命而过继的侄儿曹頫正在再继任；曹寅生时盐政亏空曾达五百

二十余万两！曹頫时，李煦代为完结织造、盐政两项亏空五十四万

九千六百余两，称言俱已清结，可是到雍正二年曹頫时候，大年新

正，就还在具摺“九叩恭谢”雍正准他分三年补清织造钱粮的“天

恩”（其前一年，两淮巡盐御史曾又举出按新规章应向曹頫追还银

子四万五千余两，不知曹頫摺即指此项，还是另有别情）。可见其

“罪孽深重”，已难拔足于那种“茫茫债海”之中了。

而曹雪芹，这不肖之子孙、不祥之异物，就正是在这“茫茫债

海”之中而出世的。

不过无论如何，曹、李两家总算都把债务对付过去了，家道虽

因此而落，却并未遭到其他罪罚。遭到罪罚的，乃是又过了两三

年，另因“他事”而横罹逆祸。

这“他事”，就是在雍正五年先则已经罢官的李煦被发现曾于

康熙五十二年花八百两银子买了五个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而要

处斩，后则尚任织造的曹頫因屡忤“圣意”、藏匿财产而被革职抄

家，抄家以后又查出他衙门旁边藏有“塞思黑”所铸的六尺来高的

镀金狮子一对！ 这“阿其那”，就是胤禩；“塞思黑”，就是胤禟：

两人正都是雍正的弟兄兼死对头、眼中钉（俱已于前一年毒死了）。



人口家财，解本处

——以致雍正闻报，亦为之“恻

因此，曹、李就都变为“奸党”，是雍正所决不能轻轻放过的。

结果，李煦幸而免除一死，孤身流往“打牲乌拉”（黑龙江）苦寒之

地，缺衣少食，只有佣工二人相依为命，当时的人说：“今乌喇得流

人，绳系颈，兽畜之。”两年后因冻饿折磨病卒；曹頫则抄家封产，田

地、房屋、奴仆，都赏了别人，所封钱财，只银数两、钱数千，外有当

票一百多张、值千两银子而已。

然”。

这就是两家包衣奴才的下场。

曹雪芹这时约不过五岁年纪，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烙上了这

种可怖的印象。

曹頫这次除了抄家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如治罪入狱等等，现

在文献尚无可征；但仅仅抄家一事，也就够可怕了。清代抄家的

“制度”如何，官家自不肯明言，私家更不敢有所纪录，但是这办法

也是沿袭明朝的“传统”而来的，所以那“制度”也基本无异，如谈迁

在《枣林杂俎》中所记：“国初抄劄法：令各处抄

少

卫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军充役，其余人口给与官军为奴。金银

珠翠本处官司收贮，年终类解。马匹令本卫收养，给与骑卒；牛只

给与屯卒。无屯处，并一应孳畜，粗重物件，尽行变卖，值钱于有司

该库交收。犯人家产、田地外，内有坟茔，不在抄劄之限。”明朝人

也有描述抄家的，现在引一段以资旁参：“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

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

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

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

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剩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

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

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这对雍正来说，却正“对景”，因为雍正

初年，抄家之风特盛，以致他自己在“上谕”里也曾供认：“朕即位以

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人之家产⋯⋯”，那话真实不虚。单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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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暗中调护；就是在封建时代，舆论

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而亲戚不敢藏留”两句，也就足见那

情形是多么残酷可怕了！

因为当

皇帝抄人的家，原是“一举两得”的事，除了“惩恶”，还可发财

（所以嘉庆抄和珅，就曾特意表白他并不是“好货之主”云）。雍正

之抄曹頫，听说只有当票百张和些“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而为

之“恻然”，实际也包含着“败兴”、“错估”等心情在内，

时人都认为作织造、盐政的最是“有钱的主儿”，印象中的曹家更是

“家资巨万”的“豪富”。及至发现事实相去很远，未免又因此而转

生“可怜”之心，这才吩咐，给曹頫在京“少留房屋，以资养赡”。只

因这一来，曹家保存了一部分房子，和若干“人口”（就是婢仆等

人），所以并未完全陷于绝境。

这就是曹雪芹从出生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巨变。

干系，究竟在雍正眼里看

经过这一场大变故，曹家是败落了。不过，这败落也还不就是

急转直下、直线发展的。他家虽然沾带

来，他们这种包衣下贱毕竟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案由也毕竟是

次要的，恐怕连“从犯”也够不上，所以在抄家的末尾，事态已见缓

和；雍正之所以没有把曹家穷治到底，置之死地，其原因恐怕还是

并不单纯的，曹寅在日，人缘最好，他家出了事，说好话的人多；像

唐继祖，后来官至湖北按察，先是曾为御史，在办理旗人案件上颇

肯进言，得以从宽，他是曹寅的门生，并且给《楝亭集》作过序

跋，

，傅鼐由谪地召还，复职衔，又“入宫侍

的力量也毕竟是一种力量，雍正懂得，在江南一带，曹寅一家代表

着康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自己夺位上台是不得人心的，如

果穷治了曹家，对他的统治并不有利。所以留了一点“浩荡天恩”。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在此后的几年，虽然战战兢兢，大概总

还有办法维持下去。到雍正朝末期，那场风波的最紧张的阶段已

经过去了，雍正九年（

起居”了；讷尔苏之子福彭（袭平郡王，乃是曹雪芹的表兄），也于次



早已“综理军机、

要，继而又为“定边大将军”，出塞征讨准部。

年任厢蓝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并得在“军机处行走”，开始参与机

准部之役自康熙

末年至此，糜饷七千余万两，久而无功，不得不下令罢兵议和，傅鼐

于和战各事屡有擘划，皆中肯綮，遂于雍正十二年以侍郎身份出使

议和，和议成，晋三级，擢都统：凡此，都说明曹家的重要姻亲已经

又逐渐得用，也可以说明曹家本身自然也比前一时期处境有所不

同，似乎有可能熬到一个重得“出头”之日了。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个年头的八月间，忽然“驾崩”（传说是

被死仇的后人暗杀了），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这个

新皇帝上来之后，又给曹家带来了新的命运。

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雍正十一年晋封为和硕宝亲王之前后，

决大计”；雍正末期政策作风的微有改变，和他

的参预政柄不无关系：他深知雍正惨刻太甚、实非长久之策，所以

即位以后，锐意图治，将很多先朝的各种罪谳、功令加以翻案，目的

是在收拾人心。他做了皇帝，就下令释放圈禁的宗室，分封胤礽的

子孙，起用为雍正屈抑的前云贵总督杨名时，释傅尔丹、岳锺琪等

被罪的著名将领于狱，释前罪人查嗣庭的亲属于遣戍看管；至于一

般政治措施，也一反雍正时期的刻苛严酷的精神，以致有人说，这

时节“止须将先帝（雍正）时事翻案，即是好条陈”。这话虽然大嚼

无复馀味，惹翻了乾隆，可是也真正反映了乾隆刚一上来的那一短

时期的事态实质。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赏和赦宥，示庆贺，买

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曹世

选之子）得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的虚衔等级），原配欧阳氏、继配

袁氏得封为夫人。由于这份诰命，我们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

宜尚在，官职是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

兼第二旗鼓佐领）。“覃恩”诰封虽然只是一种官样刻板文章，但是

也说明了此时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里还有作参领（从



，傅鼐署兵部尚书，授刑部尚书并兼兵部尚书；

三品）的家长或族长，祖宗里面除了曹玺本来是一品尚书的封赠

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级封诰。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此时似乎也已作

了内务府的员外郎。即以“亏空”旧案而言，那么同年从十月到十

二月期间，内务府“宽免欠项”档案中亦已叠有曹寅、曹頫做织造时

的多项亏欠列入宽免之内。可见，无论是政治罪还是财务罪，都已

成为过去的事了。

再看另一面，同年的十一月，福彭即作了协办，总理事务，次年

即乾隆改元（

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蓝旗福彭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傅

满洲都统⋯⋯：两个人都是乾隆加以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该管

曹家的最高长官，他既和曹家是至亲，要说他对曹家的困境一无所

助，那恐怕是极反常情的不太可能的异事。此外，我个人还认为，

曹家前此可能有一个女儿被选入宫中（包衣少女必须送选，妃嫔中

多有包衣人），作了宝亲王的某种等级的妾侍之类，宝亲王成为乾

隆皇帝以后，曹家也就挨上了“皇亲国戚”的边儿，《红楼梦》里写

“元春”“皇妃”归省的情节，大约就是受了这件事的启发而用艺术

加工和夸张的手法写成的。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看得出，曹家的败

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来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

局下又曾稍稍“中兴”，至少达到了恢复“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时

曹雪芹大约正是十三岁左右。

曹雪芹在“小康”复苏的家庭中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告

了结束。曹家又经历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

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

从这变故的规模就可以看到其性质的严重；而可以导致这样

严重性质的变故的，不外乎还是政治干系。这一点，如果从曹家上

一阶段所经历的种种事故的那一条“来龙去脉”来推看，就显得格

外分明。最可注意的是有一条资料说《红楼梦》作者“某人”，此某



真正缘故是他们诸弟兄对他的诽谤、诬

的。这些弟兄，都想做皇帝，所以就都是胤

人“登贤书〔中举〕，数年，家籍没，后遂逃禅。”这条记载说明曹家这

次抄家是雪芹中举以后数年的事，这显然不是从高鹗续书八十回

后的伪造情节中附会而来的，而雪芹中举，就算是照“生于

生年说的），那么他到雍正五年的假设来推（我是不赞同

冬底，也不过才“十三岁”，十三岁或更小的孩子，“登贤书”是不可

能的，这就证明了中举以后数年的籍没，是他家再次遭到巨变无疑

了。

）十月里所发生的那一次大事故

然后，再就乾隆初年的各种情形来观察，那么唯有乾隆四年

这事故牵及许多的亲

王、贝勒、贝子、公的革免和罪谴 一特别令人注目。从事故的性

质和发生的时间来说，都是最大可能与曹家的再次遭殃有关联的。

原来满洲统治者的内部矛盾非常大，皇室中对皇位的争夺特

别激烈，从在关外时就是如此，而以发展至康、雍之际为达到了顶

点。康熙原立的太子胤礽，虽因种种短处和劣迹，致遭废弃，但其

惹、谋害而把他毁了

礽的死对头，而就中以

其致命情形当然是不可问

胤禛的手段为最阴柔、也最厉害。胤禛得胜以后，成为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冬天胤礽就结束了生命

的。雍正的儿子弘历又成了乾隆皇帝，而胤礽的儿子弘皙反成了

亲王：这样，堂兄弟也就成了世仇。虽然乾隆即位之后立即放松对

宗室的种种压迫、凌辱，以图缓和皇室内部争斗危机，但是祸源既

非一般情由，仇根也扎得深而且固，就绝不是区区手段所能缓和得

了的；加以乾隆此时才二十多岁，上来又表现得较为宽大平和，于

是世仇看到有隙可乘，因此就要俟机而动。到乾隆四年，以弘皙为

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

（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结党营私，往来

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

陷、激



查审”，列举诸预政大臣名字，其中就独独不见平郡王了）；

亦都革爵。乾隆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并认为允禄庸材，不

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现仍不知

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诌媚庄亲

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遂加监

管，不许出城。到十二月，又经人首告弘皙与安泰交结，听信邪术

（好像是跳神、扶乩之类），竟询问“祖师”以下列问题：“准噶尔（蒙

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

与否？”这显然是“心怀异志”“大逆不道”。稍后的“上谕”又露出这

样事实：“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然尚未如弘皙

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

为重大！”这就说明，弘皙竟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了，俨然是

“小规模”的宫廷，完全准备“登极”了！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到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乘皇帝秋猎外出

的机会，竟有“密谋”，因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极端严密。这大约就

是要行刺的计划了。

此案结果，弘皙“从宽”免死，“见（现）于东果园（景山）永远圈

禁，是亦与身死无异。”这话不假，不过当时的残忍高墙圈禁制度，

实在比快些死了还要受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中间就是交给平郡王福彭和公（爵）

讷亲二人审讯的，而最后阶段，却改由康亲王和巴尔图等议奏，不

再提平郡王之名；尤其令人疑惑的，前此活动频繁、已然得以参预

议政的福彭，从此就很难再见名字（例如乾隆六年三月于鄂善一

案，“著和亲王、怡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

保，秉公

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宽免了允禄和弘晈二人的责罚，转年十二

月，仲永檀（即前此参劾鄂善贪贿的）案内，这才又见到“著庄亲王、

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

达哈，审明具奏”之文。



以上的迹象，说明了平郡王在这个事件中惹了乱子、担了干

系，从乾隆四年冬天到七年冬天，三年之间，销声匿迹，虽然史无明

文，其为受到责谴可以推见。这种案件实际上都要牵涉极广，亲

戚、仆奴、党羽，都在穷治之列。曹雪芹家大约就是直接或间接地

被卷入了这一漩涡之中。此事发作的前一年，傅鼐已经因为误举

参领明山、失察家人两事，落职入狱，病卒于家。此事发作的后一

年，被废的老平郡王讷尔苏亦卒。这不但是我上文所说的“六亲同

运”的又一次再演，而且当时人所评议于傅鼐的“宽于接下太杂”，

正可作他“失察家人”、因此沾带了当时的朋党政治干系的好注脚。

无独有偶的是，平郡王福彭也恰巧在弘皙案事发审治的同一天，曾

因失察他自己的包衣大（管家头儿）、披甲人等外出生事而自请议

处（这件事在清代内阁“别样档”正是在弘皙案的下面紧接记录

的）。像曹家这种身份的人家，处境关系极为复杂，亲戚、家人之类

的事，是最容易惹引祸端的原因。

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

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回的办法

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

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乾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

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

落。

鲁迅先生说过两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

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清朝末年的鲁迅

本人是如此，并因此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开始

发生了憎恶感。乾隆时代的曹雪芹，也正是从此而看到了“世人的

真面目”并对那种种面目以及产生那种种面目的社会发生了憎恶

感，脑海里荡起了许多疑问的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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